
馆老干部处与善本部共同举办座谈会回忆名家手稿入藏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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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瑶（离退休老干部处处长）：

今天我们把几位老前辈请来，大家一起谈谈有关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库建库历史的情况。最近善

本部准备办一个有关名家手稿的展览，他们在筹办展览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当事人退休了，藏

品来源又缺乏相关的资料记载，致使一些藏品入藏本馆的历史情况说不清楚。另外，不久前冀淑英

先生过世了，这也留下许多遗憾。冀先生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心愿，要把她所知道的馆藏善本书的来

历、背景以及一些历史掌故等写下来，传给后人。这件事原已在计划之中，可事情还没来得及做，

先生就故去了，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不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馆里很重视善本部的工作，善本

部的同志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大家也看到了，陈馆长今天亲自到会，表示支持善本部做这项

工作。

善本部出了一本《文津流觞》，这个通讯办得很好，我觉得征求名家手稿这件事无论是对在座的

老同志还是对于年轻的后辈，都是应该全力去做的。这项工作今后还得以善本部的同志为主，如果

需要我们离退休干部处出面，请各位老前辈出山的时候，也希望老同志们象平时所说的那样“多发

一份光，多发一份热”，把自己所知道的记载下来，登在这个刊物上，传给后辈。我相信后辈们也会

把这种精神、这种做法发扬光大的。

陈力（副馆长）：

首先我要对各位老同志今天能够到会表示感谢！同时也祝各位老同志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我是今年 2 月底到馆里来工作的，在国家图书馆是个新兵，很多地方要向各位老前辈请教。今

天请大家来，主要想听听各位老前辈对我们馆名人手稿征集、管理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因为名

人手稿对国家图书馆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全世界各国的国家图书馆，都是把征集本国的名家手稿放

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我馆从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直接参

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我馆名人手稿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在座的各位前辈、还有今天没有到

会的以及已经去世的老同志们辛勤努力的结果。以前在长期的工作中，各位老前辈积累了很多经验，

也了解很多情况，所以这项工作怎样开展，想听听老前辈们的意见。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中把比

较多的精力放在名人手稿的征集上，最近，张元济先生的一批手稿也入藏我馆，是他的一个亲戚收

藏的，装裱得很好，上周五刚刚拿回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最近，我们也准备有目的的

征集一些名人手稿，馆长们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后还向任馆长作了汇报，任馆长非常赞同善

本部的想法，并且他特别提到名人手稿的工作要抓紧进行。任馆长明确指示，这项工作的重点是征

集手稿、信函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请各位前辈来提些意见和建议。

张志清（善本部主任）：

我简单介绍一下展览的情况。善本部计划用两个月在善本阅览室举办一次“国家图书馆名家手

稿珍藏展览”，这个展览为的是配合今年开展名家手稿征集活动。具体想法是想以这次展览为契机作

一个宣传活动，号召社会各界向我们捐赠手稿。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遇到一点困难，

主要是不太清楚有些手稿的来源、收藏的掌故，如果想让展览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使大家了解我

们的工作，这些来源、掌故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今天把各位前辈请来，主要是想请各位谈谈这个

方面的情况。刚才会前发给各位的三份材料，一份是《名家手稿展览目录》，一份是《新闻稿》，还



有一份是《名家手稿文库征集办法》。这个《征集办法》善本部的几位同志事先作了一下讨论，是初

步方案，是否可行？今后在这个方面还应该怎样做？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教。

丁瑜（善本部研究馆员）：

刚才听三位领导发言，对这个设想非常赞成，也感觉到善本部这样做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

大事。善本部征集手稿，起源很早，大概始于 1952 年，到 56 年向科学进军，是个高潮。57 年反右，

受点影响，到“文革”时停顿了一个时期。“文革”时期也有那时的特点，人们对毛主席著作非常尊

崇，因此，徐自强同志又发起征集毛主席的手稿。

从征集手稿的过程来说，第一个不能忘记的就是冯宝琳同志。她对手稿征集做的工作最多，而

且这项工作也是由她开始的。当时对一些领导人的手稿，如毛主席致李淑一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其他名家的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还有巴金、吴晗的手稿，冯宝琳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徐自强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当时联系高亨家、叶恭绰家、章士钊家，也征

集了很多稿子。毛主席的手稿后来中央要统一管理，都交了上去。交出去之前做复制工作，徐自强

负责与出版社联系。当时只有几个老同志，每天都在那儿盯着，连新疆出土的卜天寿书写的《论语》

手稿，也是那时一起复制的。后来主要是善本组的刘东钦、赵洁敏、刘毅她们几位管手稿和新善本

的同志做了大量保护方面的工作。

刘东钦（善本部馆员）：

我做革命文献资料方面的工作多，手稿方面，冯宝琳先生负责征集、编目，了解情况最多。从

接触革命者、名家，都更直接一些，她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写过文章介绍了征集过程，另外她本

人也向我们口头讲述过一些情况，今天她没有来，很遗憾。具体管理手稿的，还有孙笑堃、林小安

等人。“文革”期间，善本组的一些同志一起编过手稿的复制件，如鲁迅的照片，当时由冀先生统一

负责把质量关。

目前搞这个展览，意义很大，也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向社会宣传，希望各界提供线索，或者亲

自捐赠，我们都非常欢迎。80 年代，我们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文章，向社会呼吁将革命文献

及手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在馆里也写过文章、进行过广播，希望同志们有发现、了解情况的，向

我们提供线索。

名家手稿有特殊性，除了著名的革命家之外，还有作家和其他名人的手稿。我馆所藏名家手稿

在国内应该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曾藏过毛主席的手稿，后来上级下了调令，上交中央。我们

有过一段收藏这部分内容的一个好的历史，可骄傲地说，我们馆藏的这部分东西比较丰富、比较全

面，可以说是“丰富、精彩、珍贵”。过去有愿望，想宣传，没有时机也没有条件。现在有好的形势、

氛围，各方面条件也允许，也适宜。过去是由馆里统一来做，现在由我们善本部自己来做这项工作，

我觉得意义很深远。现在有很多人来国家图书馆看书，如果通过这么一个展览，能够让更多的人知

道我们有这么一部分丰富的馆藏，这样的宣传，一定会对手稿的征集起到推动作用。

徐自强（原善本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关于名家手稿，了解情况的最老的同志有几人，一个是冯宝琳，一个是丁公，还有一个是孙笑

堃。毛主席的手稿，原件都已经收回去了。我们馆收集到毛主席的手稿有二、三十件，上交中央以

后，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我们都保留了珂罗版影印件，当时只印了三份：中央一份、家属本人

一份、我馆一份。当时中央要收回毛主席的手稿，我们要求留些东西，后来由中央档案馆出资，以

珂罗版技术原件原样影印。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非常重要，毛主席有批示。章士钊是很有影响的人，他本人原是教育部

的，毛主席与他交往很早，他一家从他本人到他女婿乔冠华，都很有名，他支持毛主席勤工俭学，

由教育部拨款。

再有就是陈垣的东西，他的书有 4 万册，及一批手稿书稿，里面可能还有他的批语、批件，有

的书中可能夹着小条。陈垣是党员、北师大校长，1976 年去世，我去北师大办的接收。他有遗嘱：

书全部归国家；存款全部上交党费。当时为了他的这批书，还与北师大的军管会“打官司”，北图说

现在能够代表国家的只有国家图书馆。陈垣的藏书及手稿现在大部分收藏在本馆。

再有就是郑振铎的书，最了解情况的是冀淑英先生。郑振铎的 10 万册书中，尤其是戏曲部分中，

他的批件、批语不少，画圈画点的。其中还有不少他的手稿。

王玉良（原善本组组长、副研究馆员）：

我接触手稿是在七十年代。“文革”中批判“封资修”，古籍善本工作处于停顿。善本组的工作，

以手稿为第一位，因为当中有革命文献，不光是“封资修”的东西。以前主要是冯宝琳先生征集，

她有二、三篇文章介绍情况。当时孙笑堃、杨殿甲等先生都参加过整理工作。到了七十年代，善本

组全体人员参加整理，重新编目，每号的详细页数、张数都有记录，形成了后来的目录。当时手稿

是特藏，在手稿室有专人负责，我主要负责采访。“文革”时手稿室由丁瑜、林小安二位同志负责，

后来刘毅、刘东钦他们负责。手稿目录部分我熟悉一些（注：手稿卡片目录由王玉良先生誊抄）。

征集手稿时，得到巴金先生的协助最多，目录后边都有记载。还有不少手稿从《新观察》编辑

部转来，其中作家、文学家的手稿居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手稿都是个别、分别来的。后来又陆续有

些征集工作，都是有目标的，报上也登过一些征集启事，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工作。

陈垣藏书的情况，我还有些印象。田印宝他们将有他手写的东西全都选了出来，包括代抄的那

些资料，也都在手稿库中，归入善本组，其他书归在普通古籍。

徐自强

我们本馆专家的手稿要注意收集保存。比如赵万里先生，善本部应该有他的信件、资料。

借此多说几句，我们图书馆界连最有名的赵万里先生，也没有出版论文集。善本部年轻些的同

志都起来了，能否把冀淑英、赵万里、陈恩惠先生的论文以善本部的名义编一本，一个人一本，这

是对他们的纪念，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他们的文章水平很高，现在看来，我们要想写到他们的

水平，也还很难。赵万里学生的水平也很高，宿白的文章也还没人能超过，你们最好想办法编一下，

正好陈馆长也在这儿，要是能把这件事做一下，与手稿展览一样，也是一件大好事。有困难我们可

以一块想办法（不论是文章上的、经济上的困难）。编这些稿子，对你们也是一个提高，这是顺便的

一个建议。

说到手稿，还有几个人要注意。

梁启超的东西 1929 年寄存在我们馆。梁启超是近代史上很有名的文化人物，我们应该把他的东

西归整一下。现在他的铜像在我们馆，他的办公桌、他写字的笔、砚台、印章以及碑帖拓本都在我

们馆，如果能让金石组或其他人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能完整的保存一个“梁启超工作室”。他既是

我们的老馆长，又是变法维新人物，现在他的东西分散在各处，很可惜。他的铜像差点就进造铜厂

了，当时我们得知消息，赶快收回来，陈列在分馆。他的大桌子，在“文革”期间已经到了报库，

快要流出去了，以后我们想了好多办法，用别的东西把它换回来留下来，现在分馆馆史陈列室，这

是很重要的文物，这个办公桌恐怕全馆也就只此一张，它的规模、质量、气派都不一般，这也是现



在很多人想办法炒作文物的原因。我说我们馆有这么几件，有些人非常羡慕。我们是否应该提高它

的保存规格，因为以后不会有了，康、梁的东西就这么一份了。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黎锦熙，他是毛主席的两位老师之一，他的东西完整的在我们这。以前他

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是捐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博原先也答应给他整理目录，给他办展览。可拿去以

后就封在架子上了，一封就是多少年，直到他去世。他只有一个女儿，是盲人，在首师大图书馆做

管理员，很贫困。他女儿就找到我们，将东西给了我们，我们给了她奖金，因为她生活很困难。这

批东西中有他的著作手稿：关于中国的汉字简化、语言文字等等。

王玉良：

罗振玉的东西罗福贻（罗振玉的第 4 子）收藏了一些，手书之类都转到罗继祖处了。我们馆收

藏的东西，如罗振玉给王国维的信，都是王国维的后人捐赠的。

丁瑜：

罗振玉、王国维之外，傅增湘也应该算一个。他的版本目录的著作，有几百万字。另外，他的

砚台、办公桌、笔筒等全套文具，都捐赠给了善本部。

徐自强：

他的后人傅熹年可以访问一下。傅增湘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很大。现在傅熹年手中可能还有不

少东西，他是搞书画、建筑、文史的，本人又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是中科院院士。

另外，建新馆的吴亮勇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最近刚刚荣获北京市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他是建新馆的五老之一，他对新馆建设有很大贡献，他的手迹有内容，我们可一块

儿去他那里看看。

丁瑜：

展览中应再补充两个人物，王重民和孙楷第。这两位一个研究小说史，一个研究敦煌，王重民

解放初期还是代理馆长。

薛殿玺（原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

现在社会上对手稿这类东西普遍开始重视，因此收集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点“绝招”，

恐怕就要有点困难了。比如说文学艺术方面，现代文学馆会收走，而且现代文学馆比我们这边顺，

因为他们是专门搞这方面的，有号召力，我们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条件，要比以前好

得多，应该拿出一点房子来，把各家专藏文库建立起来。郑振铎的文库太大，可以单辟。某些名人

的专藏，可用专柜形式。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上门去动员人家捐出自己的东西时，这就是一张王牌，

我们国家图书馆将为你建立专柜、专库，一是你的东西可以流芳百世，二来也可以提供各界使用，

这就比较方便。我觉得这样做是手稿征集的一个比较有利的招牌，在这儿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不

知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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